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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
看台

胡春鸿逝世一年多了，我始终缅

怀这位才华出众、道路坎坷、为人民办

了许多好事的乡友，把我知道的事记

下来，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55年春，我毕业于东阳初级师

范学校，分到现经济开发区大坟山沿

村校任教。胡春鸿时任永康县文教

科政治辅导员和县重点小学长城小

学校长，是我的直接领导。半年后，

我被任命为永祥小学副校长，1957年

初调任后吴小学副校长，后借调到县

委审干办公室工作。所见所闻，觉得

他精明干练，在文教系统赫赫有名，

威望较高。

然而，命运多舛，在整风反右运动

中，胡春鸿被送去劳动教养。从此，我

与他失去联系，一别就是20年。直到

平反后，我们才得以重逢。

漫长艰难困苦的岁月，磨炼了他

的意志。他回家种田，钻研农技；从事

手工业，掌握多种制作技能；到企业上

班，学会了工业技术和管理。

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不因戴上

“右派”帽子就耿耿于怀，自暴自弃，

一蹶不振。他说过，他忠于人民忠于

党，问心无愧，一旦拨开乌云，便会见

到青天。于是，他白天劳动，晚上读

书；晴天干活，雨天笔耕。日积月累，

博学多才。

他接触的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农

民、工人，对民生、民情、社情有亲身体

验，从而把为民办实事，为民排忧解

难，为民多谋福祉植根在心中。

胡春鸿说：“一定要把失去的20

年补回来。”他说到做到，35年来一心

扑在工作和著书立说上，成绩斐然，似

金子般闪闪发光。

他，知难而进处理山林纠纷，为建

设高镇水厂建言献策。他，力推在田

宅段兴建华溪分洪渠，为重建龙虎塔

和凤凰塔付出了智慧和勤劳。

胡春鸿勤奋好学，知识广博。

天命之年，被选送中央政法干校学

习法律，他心怀感激，刻苦学习，以

优异成绩回报组织的培养。工作

中，他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尽力尽责，千方百计

出色完成任务。60岁后，他退而不

休，担当顾问，兼职数个，工作忙碌，

笔耕不辍，著书立传，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果实丰硕。

他生活简朴，反对奢靡铺张浪

费，衣着朴素勤俭持家，量力而行量

入为出，粗茶淡饭热爱运动，在屋顶

种植蔬菜，自给自足。他三次更换的

住房，都是装修简单家具普通。他阅

历丰富，又懂法律，登门求助的人相

当多，诸如家庭矛盾、邻里不和、经济

纠纷，他都热情接待有求必应。在耐

心听取诉求后，他依事依法依理依情

行事，深受好评。

胡春鸿有一颗善良的心，办了许

多善事，获得了善报。他和家人去磐

安旅游时，突觉心痛，似有预感，嘱家

人结账回永，上车后瞬间就仙去了，给

家人留下慈祥的音容笑貌。

缅怀乡友胡春鸿
□王长升

夏夜（外二首）
□钟立红

夏夜的和风

不知被谁掠去

竹床上的孩子们

却在老奶奶的古谣中

陶醉得爽气入骨

夏夜的清油灯

不知为谁燃起

孩子的眼睛里

是父辈踏着夕烟疲惫而温热的

山歌和俚语

夏夜的小路

不知向何处延伸

有箫声响起

是恬静和淡泊

是夜色下的归人

夏天走了

他把留言写在对面的墙上

在喧嚣的阳光中

渐渐听得出微寒

它在我中午午睡那时

默默准备他的行李

在最后总是对我温婉地弹唱

渐渐退出我的深夜灯光的温度

又退出我的黎明响亮的金色

从前窗的影子退到后窗的影子

坐在淡绿的叶子上想事

我终于发现它有着不愿告诉我的心事

蝉音渐渐稀落

而那黄昏简直像一只褪色的壳

当我仍在观察凋落的牵牛花怎样结籽

它悄悄地走了

我仓皇回头

找不到它乘哪班云而去了

天空已被埋盖了蓝色

渔人

湖边的风

吹动着篝火

缕缕青烟升起的

是水上人家的日子

劳累了一天的渔人

带着腥味

泊在夜色里

一闪一闪的篝火

映红了他的豪情

有酒就喝

喝了就醉

当篝火燃尽时

水上又荡起

渔人浑厚的嗓音

1971年 12月，我在安徽省军区

独立师一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当

时，全军部队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

苏联于我国北方陈兵百万，虎视耽

耽，而进入紧急战备以来，部队始终

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了应对苏军

实然袭击、机械化、摩托化、高机动、

宽正面、大纵深的作战特点，部队为

备战离开营房，大搞以打飞机打坦克

打空降“三打”、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

“三防”为中心的野营拉练。特别是

冬季的拉练，部队行军达一千多公

里，行军、野营三四十天，指战员的意

志、体能达到极限。

是年的冬季，上级野营拉练命令

下达后，我部于12月中旬初即自蒙城

营房出发踏上路途。那天，天阴沉沉

的，走了没几个小时就下起了雨，好在

没多久雨又停了。不过淮北的土地只

要下过雨，道路就泥泞粘脚，本来下午

很早就可以走完的路，一直艰难地走

到天黑，部队才到了固镇县方向双桥

陈集一带宿营地。拉练出发的第二天

就改为夜晚行军，可能是老天爷有意

与大家过不去，部队刚踏上路途，又下

起了毛毛细雨，寒风吹着雨丝，满脸冰

冷不好受。拉练是按事先确定方案行

事的，只要是该走的时间，用团首长的

话讲，就是下铁、下刀子也要照走不

误。部队在寒风细雨中不停地向前走

着，原规定午夜时分的大休息地点，因

雨的原因，竟推迟了两个小时才到

达。继续行军到达宿营地时已是早上

七时了。在后来的几天，部队始终在

固镇、宿县一带徘徊，为了锻炼部队，

几乎每天都是白天宿营，晚上行军。

战士们可能不知，当时行军路线有意

地曲折来回，直线距离很近，部队却曲

曲折折地绕着路走，第二天到宿营地

后才知，离昨天出发地直线只有三四

十里路。经过一个星期的行军，部队

终于在宿县符离集至淮北市一带停了

下来。我所在的一团主要驻在符离集

以北地区，团部机关驻离符离集约五

六华里的塔山村。部队驻下后，除了

必要的群众工作，就是在徐蚌铁路两

侧的山地，学习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

的战例搞以营、连进攻、防御战术为内

容的演练，演习部队都要完成一个练

习的实弹射击。我们驻塔山一个多星

期，司政后机关干部几乎每天都到营、

连单位去督查训练。当时，我在政治

处是最年轻的干事，所以，只要下基

层，哪怕只抽一人，那人就是我。每天

早出晚归，好在行走路程不远，加上有

时在营、连，还好打打枪过瘾，觉得走

出机关也不错。因此，人是累一些，仍

觉乐呵呵！

离开塔山后，部队开始向濉溪、萧

县的郭庄一带进发，特别路经当年淮

海战役主战场之一的小李庄一带，部

队请当年老战士讲战例，凭吊了当年

解放军与黄维兵团决战的战场。在小

李庄，我们政治处许多同事都对当年

淮海大战规模宏大感叹不已。以至后

来很长时间，淮海战役总是大家最喜

欢谈论的话题。部队在拉练中度过了

近三十天，自濉溪的临涣一线出发后，

战士们艰难在冰天雪地、刺骨寒风中

前进，在缓慢地走近离蒙城营房还27

公里的坛城一带时，掉队的多了起来，

有的战士疲劳极点，走着走着就倒在

雪地昏睡过去，要不是及时发现就会

冻僵出事。此时，按建制连为单位行

军序列，已经出现混乱现象，即前行单

位掉队人员很多穿杂在后面单位的队

伍中。为了确保不出现伤亡事故，“前

指”命令各营、连，重新检点人员，每个

连队都要有干部在队伍尾收容，确保

掉队战士的安全。“前指”到达蒙城县

境内的坛城一带后，一直在路边检查

行进中的部队，发现掉队现象太普

遍。最后，部队首长命令我与后勤助

理员两人立即返回蒙城与地方联系，

请县汽车站车队派车将掉队战士送归

营房。最终在地方车队的支持下，于

当天下午5时，部队返回营房的同时，

所有掉队的战士，也分别乘车返回各

自单位。

在拉练人员中，我是最早返回营

房的，并且还坐了20多公里的车子，

说实话，当时一回营房眼皮就几乎无

法睁开，唯一的奢望就想睡觉。可是，

我是接受任务返回的，部队未回，不敢

休息，只好硬撑在团部“留守处”等候

部队返回，直到部队安全返回营房，才

回宿舍睡下。

此次拉练240华里行军，原定24

小时走完，结果花了37个小时才到达

目的地。独立师专门组织工作组，于

拉练后的第三天就到达一团，进行为

期半月的思想作风、纪律的整顿，除了

各级党组织作出检查，凡参加拉练的

排以上军官，都要作出自我批评。

整顿结束后，部队又很快投入新

的训练工作中，但就这次部队的教训

和原因，却一直在部队军官，特别是

司政后机关干部长久的讨论中。平

心而论，所有这些说法，并非没有道

理，但处在当时的年代、时间，想避免

上述问题是很难的。许多战士早上

3时就起床，无胃口吃饭，在寒风雨

雪中靠一点干粮充饥，一直走到下午

3时才停下做饭，可这餐饭又有半数

人因来不及做熟饭而未吃上，可以想

象，每个战士都是装备负重的情况下

行军，况且又是冰天雪地行走艰难，

不吃饭能撑多久呢？这些在当时好

象视而不见，听到的却是“苦不苦，比

比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

前辈”“练好铁脚板，踩死帝修反”等

鼓动口号。然而，人总是人，不顾客

观地强调精神作用，最后结果是可想

而知的。另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的古训得不到丝毫的传承，如当

天下午6时，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

就是在联系不上时，师部也同样在联

系一团，师里也想将可以就地宿营的

意见传下来。可是，当时的“团本指”

谁也不敢让部队就地宿营。为了赶

路，“反正联系不通”而提前半小时拆

掉电台、天线，终于使部队陷入困

境。旧事俱往，完全可以忘记。然

而，作为过来人，却怎么也忘不掉那

段往事。

风雪中的野营拉练
□俞国丰


